
2014年10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张莹 组版：皇甫海丽

今日菏泽

文化的土壤 精神的家园

C08

呗呗了了，，呗呗了了
文/孙中平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
同俗。”方言亦然。

众所周知，我国幅员辽阔，人
口众多，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方
言，即只有本地人才能听得懂的

“老土话”。我们菏泽自然也不例
外。在我们众多的方言中，我觉得

“呗了”这个词大概是最具地域特
色的了。

最初听到这个词儿，是我考上
县城一中的那一年。记得刚开学，
有一次，我吃完晚饭独自一人在校
园里溜达，迎面同桌小王手拿饭
盒，一摇一晃地走了过来。“你吃饭
了吗？”我急忙上前一步，大声问。

“呗了，呗了。”他冲我笑了笑，头也
不回地径直向学校食堂方向跑去。

“什么‘呗了’？啥意思？吃了还是没
吃？”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一头雾
水，但从他那行色匆匆的样子来
看，他肯定是没有吃饭。顿时，我恍
然大悟。

过了没几天，午饭后，我从宿
舍楼前的一排自来水管处经过，一
眼就看见同桌小王低着脑袋在水
池边洗头。“洗完了吗，你？”我走上
前去，轻轻地拍了他一下。“呗了，
呗了。”他抬起头来，伸出一个手指
指了指旁边的洗头膏，说，“帮我一
下忙。”他话音刚落，我毫不犹豫地
一手拿起洗头膏用力地挤在他湿
漉漉的头发上。

“啊？！”他立刻发出一声惨叫，
差一点儿就跳了起来，“你咋帮倒
忙呢，我不是给你说‘呗了，呗了’
吗？”

“是啊，你不是说‘呗了’吗？”
我委屈地望着他。“‘呗了’就是‘呗
了’，我说‘呗了’，你为什么就不

‘呗了’呢？”看着他着急上火的样
子，我越来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了”。

“你看你俩急的那熊样，跟猴
子似的。”这时，班长不知从哪个地
方冒了出来，“什么‘呗了’就是‘呗
了’，我告诉你吧，‘呗了’不是‘呗
了’。”他故意顿了顿，又说：“记住
了，‘呗了’就‘完了’，‘完了’就是

‘呗了’。”听了班长的话，我心头的
疙瘩总算是解开了，但心里还是有
点不服气，想：“‘完了’就是‘完
了’，怎么会是‘呗了’呢？”

在以后的日子里，同桌小王在
我面前张口“呗了”，闭口“呗了”。
我还是这也”完了”，那也“完了”。
但我们再也没有因此误会过。慢慢
地，“呗了呗了”听起来不再那么刺
耳朵了，甚至还有点儿悦耳动听
了。

后来，我考上了一所本地的大
学，校园里，宿舍里，“呗了呗了”仍
不绝于耳，渐渐地竟成了我们宿舍
的“普通话”。大学毕业后，偶然地，
我留在了一所远离家乡的乡村中
学教书。没想到这儿竟是“呗了，呗
了”的发源地。吃呗了，睡呗了，上
课呗了，下课呗了……一切都“呗
了”。

没办法，入乡随俗，我也“呗
了”。

非常清楚地记得，我刚上班没
多长时间。有一次，我回老家去，与
老父亲聊天。老父亲关心地问这问
那，吃的怎么样，喝的怎么样，住的
怎么样，我都一一如实做了回答。
接着，老父亲又问起我前段时间处
的那个对象怎么样了。“呗了呗
了。”我脱口而出。“呗了，好啊！”老
父亲眼睛一亮，“啥时候结婚呀？”
这时，我低下了头，猛然间意识到
我错了。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亩八分
地的老父亲又怎么能知道“呗了”
为何物呢？“‘呗了’，就是‘完了’，
吹了。”我急忙给老父亲解释。“‘呗
了’就‘完了’吧。”老父亲还是一脸
的困惑，就像我当年第一次听到这
两个字时一样。“一切随缘就好。”
父亲叹了口气，又安慰我说。

如今，我生活在“呗了呗了”圈
子里，妻子呗了，女儿也呗了。虽然
我有时也“完了”，但更多的是“呗
了呗了”地说着。“呗了”一词成了
我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方言词汇
之一。在这里，我衷心地祝愿家乡
的父老乡亲们：吃可以“呗了”，喝
可以“呗了”，睡可以“呗了”，生活
永远不“呗了”！

呗了，呗了。

腮帮的、褂扎的、过明
儿……看着“墨香”，就像回
到了故乡；就像听到那天籁
之音。我也仿佛走在家乡的
漫上地(野外)，乘着月明地儿
(月亮 )，赶忙回家喝汤 (吃晚
饭)。土了吧唧的家乡话，又触
到我的神经，因家乡话惹的
那一段段可笑有趣而有时可
惜的往事又呈现在我的面
前。

我出生在鲁西南一个极
其普通的村庄上一个极其普
通的家庭。偏僻的小庄，闭塞
的环境，艰苦的生活，炼就了
我极其标准的家乡话。后来
外出求学，下定决心学习普
通话，怎奈流毒太深，一说出
来就惹人发笑，尤其那难倒
大学教授的“不会家”。

那是我上大一时的事。
当时教我现代汉语的是一位
学识渊博、严谨认真的老教
授，最讨厌上课迟到。可我就
偏偏那次因拉肚子迟到了那
么一小会儿，被老教授盯住。
我刚胆战心惊地坐到位上，
正忐忑着，没料到老师提问
我，脑子一下懵了，问题都没
听清楚。无奈我怯怯地答道：

“不会家。”“什么？”老教授一
脸困惑地看着我。“不会家。”
我低着头轻轻地又回答一
遍。“你说什么？”老教授茫然
地问我。我以为他耳背，就提
高声音又说了一遍。老教授
很诧异：“什么不回家，我问
你问题，你都是回家不回家
干嘛？”老教授生气了，全班
同学也都伸长脖子看着我，
像观赏一件刚出土的文物。

“我真不会家，老师。”望着依
然不放过的老教授，我委屈
地辩解。老教授生气地要下

讲台，幸亏听课的有位菏泽
老乡，忙站起来给老教授解
释说我们家乡不会回答的问
题就说不会家。老教授笑了：

“我以为他要么回家呢。”
好长时间，直到“小小

虫”(麻雀 )事件出现，“不会
家”一直都是我们宿舍的笑
话。

大三时一个周末的晚
上，生物系的一位学哥来串
门；他是一位生物爱好者，有
关生物的书籍，尤其是物种
的图片、模样，自称都看过，
扬言“你们问吧，没有我不知
道的生物”！看他气盛，我说
不一定吧。他说：“不信你就
考考我，真金不怕火炼！要是
我输了，愿意请你们全宿舍
的客。”舍友们高兴了，怂恿
我迎战。

“小小虫，见过吗？知道
吗？”我试着说。“小小虫，小
小虫，小小虫……”他抓耳挠
腮，不时用手敲打自己的脑
袋。见他回答不出来，全宿舍
更带劲了：快点，快点回答，
不然要请客了！见此，他以为
我在忽悠他，就极不放心地
说：“要是你菏泽的独有动物
就不算数呵！”“不是菏泽独
有，你百分之百见过！”“见
过？”他想扳回败局，让再给
他五分钟时间思考。我大度
地说：“给你十分钟。”可是十
分钟后，他仍然没回答出来，
就又不甘失败地乱猜，但始
终不对，最后他不得不承认
不知道，央求我告诉他答案。
宿舍的同学嚷嚷着要请客后
才说，他极不情愿地买了盒
红将军。当他把烟散完，知道
小小虫就是麻雀时，气得一
蹦老高，说我忽悠他。喜得全

宿舍一连几天像是过年似
的。

单调、平淡的大学生活，
因有我的家乡话做佐料，确
实给班级、宿舍平添了不少
乐趣。至今，同学通话还会时
不时地提起每夜(从前)、夜门
(昨天)、将将(刚才)等菏泽话，
但走出校门家乡话就不仅仅
是笑料了。

大学毕业后，我最想当
的是孩子王，最想做的就是
登上讲台。为实现梦想，我就
去一中学应聘，一切都十分
顺利；试讲后，当我信心百倍
准备在三尺讲台大展宏图的
时候，领导委婉地说等通知。
事后我才知道缘由，语言不
规范，就是“随当”(曹县西北
方言，立刻、马上的意思)、白
叽声(别说话的意思)这两个
词，让我要淘的第一桶金搁
浅。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也
曾因不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
话而自卑过。在全社会提倡
普通话，普及普通话的大环
境下，我夹杂曹普话的所谓
普通话，有点不伦不类，不合
时宜，但因为我从事的是文
字工作，无伤大体，撇与预留
也只是饭后的谈资，一笑而
已。

“鸿的，滴点了，雾星着，
当院(院子)有啥吗？拿屋里，
别淋了。”正写此文，电话响
起，一听是老母亲的声音，心
里暖烘烘的。老母亲老土的
家乡话，燃起我回家的欲望，
撩起我浓浓的乡愁。月是故
乡明，话是家乡亲。

天明，回家，我要去再次
沐浴我久违的天籁之音，我
那地道的家乡话。

月是故乡明，话是家乡亲
文/酆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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